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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女友，平日少厨事，过年前

获赠一箱红膏蟹，特想生腌即食，就打

开手机，行动起来。

照着视频将蟹切小块，加盐、姜、

蒜、芫荽、柠檬、白糖、醋等配料，最后一

步就是淋白酒。见家里有一瓶茅台立

于酒柜显著位置，倒了小半瓶。

晚上，先生回家，见夫人捧出一碟

醉蟹，尝一口，了不得，鲜气逼人，比平

日自己做的生醉蟹更有锐气，还有一股

力量在胸口回荡。先生大赞夫人手艺，

真人不露相。于是准备喝一杯小酒助

兴。一提起酒瓶，珍藏了好几年的茅台

酒，难道蒸发掉了？夫人坦然承认，都

让梭子蟹给喝了，先生哭笑不得，这可

是好几千银子一瓶呀，夫人说，都是往

嘴巴里下去，一样的。

女友说自己当然知道茅台的价格，

但是她想试一下用茅台酒腌的梭子蟹

味道。说到底，还是太爱生腌蟹。

秋天的梭子蟹要吃得久一点，要将

一只蟹卸开来腌，加重盐，腌出来的蟹

肉颜色变成藕色，有一点点发暗。咸鲜

的滋味会盖过鲜甜的滋味，比较适合下

饭，但味蕾的享受没那么痛快。

立冬过后，是最适合腌梭子蟹的时

候，这时，梭子蟹已经上红膏了，天气又

冷，不需要把蟹腌得很咸。把蟹整只放

大陶缸里腌制,蟹盖朝下，蟹肚朝上，用

的是粗盐，盐要最后放，在凉开水中自

然融化，缸底缸面形成一个对流层，上

下咸度一致。腌好的蟹会出现少许盐

花，是咸度正好的标志。

这样的炝蟹，是用时间酝酿出美

味。尤其是红膏蟹，我们乡人称母蟹。

食用时，打开蟹盖，去小爪子，卸大钳，

挖去蟹腮蟹胃。蟹黄挂在蟹肉上，蟹盖

上的膏，似凝结又未团结，果冻状，粘稠

弹牙，是生腌蟹最美味的部分。配一碟

加蒜末白糖芫荽的香醋，味道鲜猛霸道

又柔软滑嫩，蟹膏蟹肉在口腔中默契融

合，耐人寻味。

风雅人总是爱做风雅事，懂风雅

物。宋人最懂吃的风雅，当然更知生腌

蟹的味美。

根据文献记载，宋人生吃螃蟹有两

种制作方法。一种是用酒腌制，就是对

螃蟹进行杀菌、去腥处理后即食。另外

一种做法是把蟹洗干净，剁碎，噼里啪

啦一阵子忙，调料配好就可以吃了，它

有一个生动的名字叫洗手蟹，顾名思

义，就是洗手的工夫，完成蟹的制作。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清河郡

王张俊敬奉高宗的酒宴中，有一道下酒

菜叫盐酒蟹，其实就是制作比较严谨的

洗手蟹。

钱塘人宋朝官员钱昆，在长安待久

了，要求下基层工作，吏部人问他去哪

里，钱昆回答：但得有蟹，无通判处，足

慰素愿也。这钱昆必定是个吃货，他要

无拘无束吃螃蟹顺便做个官。

没有蟹的日子，我常把鲜活的小白

虾、虾蛄弹和礁岩上抠下来的小蛎黄直

接生腌着吃。小白虾加白蒜、姜和白

酒，让它们先醉了，再调入酱油和陈醋，

下好料随即吃，去掉虾头，手指从虾尾

一捏，一管子鲜虾肉投入口中，全身舒

坦。虾蛄弹要剁碎，上盐加白酒，蘸芥

末酱油，没有黄膏的更清口鲜甜。那野

生的蛎黄，真不需要什么调料，加一点

盐和醋，在口中百般嫩滑。

但我最喜欢吃的还是生腌蟹，我们

老家也叫蟹生。我沿袭宋人拌作料法，

一般会把蟹剁成蟹糊，看上去像一堆

糊，实际上大部分是成型的小块蟹肉，

这样腌制的时间比较短，放少量的盐、

白糖，加蒜末、生姜、白胡椒粉，倒白酒，

腌制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吃，吃时加点香

醋，剩下的装上瓶子冷藏在冰箱里。

蟹不愧是生腌里的王者。

对美味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浙

江苍南县炎亭镇，可称得上中国梭子蟹

之乡，位于鳌江口冷暖气流交汇处。炎

亭海湾的地貌非常独特，像是大海在陆

地上安插了大半个圆木桶，海水在海湾

回流。梭子蟹中秋开始肥美，人们开车

从各地来到炎亭，就为了品尝炎亭蟹。

作为蟹中上品，炎亭的梭子蟹在清代就

成为贡品。去炎亭买梭子蟹生腌，最好

的时间是在寒冬。这时炎亭梭子蟹个

大体肥，肉厚膏腴。生腌后吃上一口，

至于到炎亭海边买蟹时冻得直打哆嗦，

也一笔勾销了。

美食家蔡澜说生腌咸蟹是他的母

亲拿手菜，有一种做法是把糖花生条舂

碎，撒上，再淋大量的白米醋，加芫荽，

味道不可抗拒。

不妨一试。

生腌蟹

□叶青

日剧中的上班族，常常会在一天的开始，对自己喊一声：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看着好玩。其实，学会欣赏日常，发现一点平常的美好，会让人心生欢喜。

欢迎继续投送美文、随想，至“潮新闻”→潮客→话题→晚潮→参与话题。

小河边的午憩

13 时 25 分，几乎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我

隔着落地玻璃窗看着外面白花花的阳光好一会

儿，终于狠了狠心一把推开门走了出去。

景观河的尽头，有一块较大的空地，辟成了

一个小小的休闲区，安放了几张长椅。大树下、

长椅上、地面上，横七竖八地或坐或躺着好些

人，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妇女，也有几位大伯，戴

着草帽、斗笠，穿着长袖、长裤、球鞋。他们旁边

停着辆后备厢门大开的面包车，车里的座椅被

卸掉了，里面塞满了锄头、水桶、马扎等工具。

看着车子里的工具，不难猜出这是一群园艺工

人在这儿午憩。

高温天，家里的花花草草特别难养，但路边

的绿化带、公园里的景观带里却仍是花红草绿，

争奇斗艳。我们常感慨为什么家里养的花草还

不如外面绿化带的花草养得好，原因无它，只是

有这些园艺工人，顶着烈日，忍受着室外60摄氏

度的地表温度，勤养护勤更换而已。

午后弄堂边的棋局

中午我从外面回家，穿过一条小弄堂准备

进小区时，发现路边不知什么时候摆了个棋摊。

这棋摊实在简陋，一块废弃的 A 字标识牌

横放，上面架了块棋盘。对弈的两位大伯各有

个小马扎可坐，旁边观棋者或蹲或站，有一大伯

索性一屁股坐在旁边大树隆起的树根上。

再过几天，发现路边的棋摊从一个增加到

两个，围观群众更多了，居然还夹杂着几张很年

轻的脸孔，都是很体面的白领装扮。再仔细一

看，其中一位不是旁边省电视台的编导小江吗？

小江回头看见是我，有点不好意思，解释说

自己在旁边餐馆吃完午饭，路过看见了，就顺便

看看。一天到晚呆在冷气房做策划剪片子，脑

子都感觉有点转不动了，精神内耗严重啊。趁

午休出来吹吹自然风，看看大爷们下棋、听听他

们吹牛，感觉特别放松，特别治精神内耗。

抬头看天空的外卖小哥

傍晚，十字路口，趁着绿灯，我紧赶慢赶地

穿过马路。快到对面时，看见一位正在等红灯

的快递小哥仰着头，举着手机，在拍天空；后面，

是位骑着公共自行车的大伯，大伯看小哥仰头

拍照，他也仰起头朝天空看去，然后也举起了手

机开始拍照。

见两人如此投入，我也好奇地跟着仰起头，

才发现今天傍晚的天空，红霞满天，灿若云锦。

大概是经过下午时一场雷雨的洗刷，这天空蓝

得特别净，红得特别纯，美得令人心口一滞。

盛夏里的生活碎片

□王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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